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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问学谏往录》是作者从华盛顿大学退休、结束42年的教学生涯后，为追述毕生求学、教学经历而作
。
全书20章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简介作者的家庭背景；第二部分描述作者的求学经历，向读者展示
了作者从私塾、青年会中学到清华大学、密苏里大学和康奈尔大学艰辛的求学历程，为作者一生的成
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三部分描述作者的教学经历；从南开、东北、燕京，清华辗转到成都大学，
最后受聘于美国华盛顿大学，直至退休。
他渊博的学识、敬业的精神以及先进的教学方法，使之成为深受学生欢迎的教师；第四部分为作者对
中国教育发展和实行宪政民主的相关探讨，表达了一位不愿从政的学者对国家大事的关心与期盼，传
达了一位政治学家的爱国情怀。
萧公权精深博厚的学术思想，细密笃实的措辞行文，精辟入里的史料分析，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
是罕见的。
　　本书从知识分子的角度反映了大半个世纪的学界风云和时代风貌，从家庭婚姻、教育出版、治学
门径、政治理念、民族情感和人格修养等诸多方面向读者系统展示了一位学人不平凡的人生历程，为
研究作者的学术思想和意义提供了最为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是一部难得的学人回忆录。
 原书1972年1月由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初版，收入其“传记文学丛刊之十九”。
本社此次出版，所作的编辑工作有：1、将原书繁体竖排改为简体横排；2、对原本中各种姓氏译名、
各种地理译名予以原译保留；3、本书对原本中汉字数字不予变用阿拉伯数字，个别阿拉伯数字也不
再统为汉字；4、原书中凡“民国三十八年九月三十日”以降诸年，一律将原民国纪年改为公元纪年
；5、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原书中台湾当局有关单位名称也作了技术处理。
6、由于作者政治立场原因，本书作了极个别的删节，并注明所删字数（不包括标点符号）；即使如
此，本书现存文字之意旨、观点等，也偶有不妥之处，但鉴于为读者提供较完整资料，不便一一说明
，所以一慨保持原状，相信读者会一一甄别明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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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萧公权（1897-1981）是上世纪享誉海内外的著名政治学家，江西南安(今大庾县)人。
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后赴美留学，专攻政治哲学；在康奈尔大学以《政治多元论》获得哲学博士学
位。
此后，他一直从事研究与教学工作，历任南开、东北、燕京、清华、四川、光华、台湾、华盛顿等大
学教授。
在教授政治学、法哲学、中西政治思想史、中国社会制度等课程的同时，著述颇丰，主要有《康有为
思想研究》 、《中国政治思想史》 、《政治多元论》 、《宪政与民主》 、《中国乡村》、《翁同龢
与戊戌维新》等。
1948年4月萧公权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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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一、家乡与家世二、蒙师与业师三、青年会中学的师友四、清华两年的收获五、问学新大陆（一
）·密苏里大学的三年六、问学新大陆（二）·康乃尔大学的三年七、归国途中八、上海六个月九、
教学相长（一）·南开东北燕京五年半一○、教学相长（二）·清华五年一一、漂泊西南（一）·从
北平到重庆一二、漂泊西南（二）·糊口于四校一三、漂泊西南（三）·成都九年半一四、何莫学乎
诗（一）·谊兼师友的吴雨僧一五、何莫学乎诗（二）·朱佩弦及其他诗友一六、是亦为政（一）·
谈教育一七、是亦为政（二）·谈宪政民主一八、转徙东南一九、万里寄踪（一）·华盛顿大学十九
年（上）二○、万里寄踪（二）·华盛顿大学十九年（下）结语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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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家乡与家世　　我们萧家的祖籍是江西省中部偏西位于赣江西岸的泰和县，但我却出生于江
西南部离梅岭不远的南安县（今名大庾县）。
那时先祖父星北公任南安县教谕。
先父丕侯公，先母汤夫人和两位未出嫁的姑姑随侍在任所。
我出生的日期是光绪二十三年（丁酉）十一月初六日，当公历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民国三十七年夏末我在南京办理出国手续，外交部的职员在我的护照上把十一月误写作十二月。
我只好将错就错，把生日改晚一个月。
）先母生了我约一个月，不幸便病故了。
这没有母亲的婴儿由两位姑姑带养。
不久以后先祖辞官回籍，两位姑姑先后出嫁。
到我六岁的时候先祖弃养，先大伯父唐侯公，先四叔烈侯公，先五叔威侯公从四川省奔丧回籍，会同
先父办理丧葬大事。
大伯父见我乏人领带（先父尚未续娶），他那时还没有儿子，商得先父同意，于丧葬完毕后带我同他
去四川西部的崇庆州（两年后搬到川东的重庆“巴县”）。
于是我便永远离别了故乡。
因为我久居重庆，至今说话还带着一点川东的口音。
泰和的“方言”虽能听懂，却不会说。
无怪有些人误认我是四川人了。
　　泰和县北门外和西门外的乡间有两个同姓不同宗的萧族。
我们这一族世居县西的千秋乡上田村。
照族谱的记载，我们的远祖是西汉第一任的宰相萧何。
（其实年湮代远，这是否事实，无法确定。
）居住在河南省的后裔，于北宋末年南迁，在泰和县落籍。
上田村地势不高，赣江每三五年泛涨一次。
村里的住户（全是萧姓族人）照例避居楼上，水退之后才能下楼。
好在准备有素，因涨水而受到的损失并不严重。
这种楼居避水的生活我尚约略能够想起。
　　上田萧族人口众多。
村中的建筑各房各家大小不一的住宅外，还有几座合族及分房的祠堂，和族曾祖蒲邮公创议兴建的藏
书楼一所。
据梅谷教授Professor Franz Michael说，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之后，浙江大学避寇内迁，曾在泰和县停留了
一些时候。
随校迁徙的教职员学生借用上田村萧族的“公”“私”房屋作为临时的教室和宿舍。
（他那时在浙大任教，后来到美在华盛顿大学任教。
）我们的族人多数守着传统习惯，或耕或读。
“治举业”的虽大有人在，但中乡举或进士的却为数无多。
我的一位族兄（名焱文）读书“过目不忘”，经史百家的书籍，多能随口背诵。
但十几岁“入学”以后便“困于场屋”，毫无进展。
先祖父“人泮”以后，屡试不第，因此绝意仕进，并鼓励子侄辈弃儒就商。
　　萧族在“功名”上虽少成就，在商业上却有不寻常的发展。
嘉庆道光年间有几位祖先开始沿长江西上，远入川西，往来贩运各地物产。
长期努力经营，业务逐渐扩大。
到了光绪中叶，“怡丰号”成了一个著名的商号。
华西华中各地（包括重庆、汉口、长沙、扬州）都有分号。
怡丰号除大规模运销长江上下游各省出产的重要商品以外，也兼营淮岸官盐的运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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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儿童时代正值业务盛极将衰的时期。
这坐落在重庆城内陕西街的商号只经营大宗批发，并不做“门市生意”，因此怡丰号的建筑格式与一
般商店不同。
这是一幢广庭深院，高楼大厦的建筑。
前门开向陕西街，后门开向曹家巷。
重庆是一座山城。
曹家巷的后门是在最后一进房屋二层楼的背面。
前几进的房屋是重庆分号的“办公室”、“会客室”、“餐厅”，和“店员”、“学徒”、各项仆人
等的“宿舍”。
后几进的房屋是分号老板（经理）和家属的住宅。
光绪三十年（一九○四）大伯父由崇庆州分号经理升任重庆分号经理。
我随着他全家迁居陕西街的住宅，直到宣统元年（一九○九）怡丰号决定歇业，才搬出去，在城内玉
带街马家巷一处较小的宅子居住。
陕西街住宅最令我留恋的地方是最后一进三楼左侧一个面积十余方丈宽大平坦的“屋顶花园”。
天气晴朗时大姐、二姐（大伯父母的两个女儿）和我常常上去玩耍眺望。
重庆南岸的山岭，江上往来的船舶都清晰可见。
陕西街房屋各处门上厅柱上有不少石刻或木刻的对联。
我现在尚能忆及的只有两副：其一是“谱传酂国，派衍兰陵”。
另一副是“文习六经，武习七经，历代勋猷有师法；男修九德，女修四德，一家雍肃得光昭”。
民国二十六年秋末我避日寇，由北平经济南、汉口到重庆，在马家巷的旧宅暂住了一月余。
那时大伯父母早已弃养。
大姐二姐也都早已出嫁。
大姐夫蒲叔葆（名殿位，是曾任一九。
九年十月中旬开幕的四川省咨议局议长蒲殿俊的三弟）也已经病殁。
大姐带着一儿一女寄居于此。
畅话家常，不胜感叹。
陕西街怡丰号的旧址租给了宪兵第三团。
我曾在陕西街上走过一次，只好“过门不入”了。
　　怡丰号歇业，据我推测，有两个主要原因。
其一是“庚子拳乱”以来全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情形都在转变。
旧式的商业，无论其规模怎样宏大，逐渐不能应付新局势。
其二是怡丰号是一个纯粹“家庭”企业的组织。
萧氏族人志愿经商经过“学徒”式的训练而有成就的都可以参加业务，升任各分号的“老板”。
他们与雇用的店员并肩工作，但他们不是雇员而是“所有人”。
他们既然有决定业务方针的力量，他们的行动便直接影响业务的盛衰。
在开创和发展的时期，一些兼具“股东”和“经理”身分的族人大都小心谨慎，克勤克俭，努力工作
。
但是后继的人丰衣足食，甚至“养尊处优”，忘记了前人创业的辛苦艰难，不仅不能尽心于业务，甚
至沾染浮华，从事挥霍。
于是营业渐趋不振。
主持总号的族曾祖篠泉公相机立断，在辛亥革命的前两年决定停业。
正式停业的那天派人在一片爆竹声中把高悬在陕西街前门上“怡丰”两个金字的横额取了下来，结束
了一百多年缔造成功的商号。
　　萧氏族大人多，但与我接触较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本房”的几位尊长和弟兄。
先祖母在我出生前已经去世。
先祖父因我孩提失母，颇为怜爱。
两位姑姑出嫁以后，他对我更加着意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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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晴朗的时候他时常领我到村中各处散步，一面走一面讲些往古名人的事迹。
走到村里的“市街”照例买一点糖果给我吃。
他逝世时得年不过六十一二岁。
某一天下午客人来访，他送客出门以后，端坐在中堂的椅上“无疾而终”。
童蒙无知的我还要拉他起来，带我同去散步。
　　大伯父自幼习商。
四十多岁的时候升任怡丰号重庆分号的经理。
这是一个极重要的职位。
他办事精明，交游广泛。
商界人很少不认识或不知道“三老板”。
（他有两个堂兄，冠侯和定侯。
因此他虽是先祖父的长子，却排行第三了。
）在怡丰号停业若干年前，他捐了一个“候补道”，并曾晋京“引见”。
当地的长官，川东兵备道，重庆知府，巴县知县，到任以后照例到怡丰号来拜访，此外也偶尔互相往
来。
这种亦商亦官，以及官商互通声气的情形，在十九世纪以前尚不多见，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却逐渐普
遍了。
　　有一位卞小吾先生在那时重庆唯一的报馆当主笔。
他尽情揭发当地官吏的“黑暗”，触怒了他们，被加上了“乱党”的“罪名”，逮捕入狱。
他的太太与大伯母廖氏夫人相识，到怡丰号来求救。
先伯父探明他并非乱党，便去拜访知府，代他疏解。
不料这一来反断送了卞先生的性命。
有人暗中指使管监牢的狱吏把他害死，却报称他“急病身亡”。
　　大伯父管教我甚为谨严。
记得我在八九岁的时候，像一般淘气的儿童一样，时常嬉弄跳跑。
有一次被他看见了便叫我站住，严词谴责说：“这样没规矩，不像一个斯文人，将来只好去抬轿。
”后来见我读书尚知用心，有时候背着我称许我。
他曾说“可惜科举废了。
否则举人进士这孩子应当有份的。
”（他捐了道员之后，替我捐了一个“主事”，打算等我到了二十岁送我进京去“就职”。
幸而不到三年，辛亥革命成功，我居然“无官一身轻”了。
）他不惜重金，延师教读。
虽然两位姐姐和我一同上学，他的主要目的还是在培植我。
从我到崇庆州的那一年起，我和她们都在家里读书。
民国三年的夏天我壮着胆向他表示，想去进新式的学堂肄业。
他当时未置可否。
但次年春末他便亲自送我到上海去投考学堂。
　　我的父亲与我接触的时问较短。
他似乎不曾参加怡丰号的业务。
他的生活事迹我所知道的实在极少。
光绪二十九年他也住在崇庆州怡丰号的住宅内。
那时他已续娶。
我跟着我的生父和继母在那里同住了两年。
当大伯父带着我去重庆时，先父继母仍留在崇庆，两年之后才搬到重庆。
当他三十二岁的时候，便因肺痨病殁于陕西街怡丰号住宅内。
临终的前两天他叫我到他的床前低声地嘱咐我，大意说，“大伯父要你过房承继，我当然很放心，但
也很舍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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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平日时常出门在外，不能多照顾你，我现在追悔不及。
我望你好好做人，好好读书。
你如愿意经商也好。
无论读书经商，总要脚踏实地，专心努力去做。
此外我望你将来成家立业，要看重家庭，看重事业，不要学我的榜样。
我多年来东走西奔，没有成就，于人于己都无益处。
”十二岁的我在当时不能完　　全体会这些话的意义，虽然也感到伤心落泪。
我虽不能做到他所期望于我的一切，但我此后几十年生活的方向多少受了他遗嘱的影响。
　　丧葬完毕之后，继母命我帮助清理先父的书札和其他遗物。
怡丰号某职员说“五老板”在堆栈中存有一个大木箱，并伴同我去开看，结果发现其中尽是在日本出
版的《民报》。
这许多本的革命刊物究竟从何而来？
我无法知道。
先父是否与同盟会通消息？
或者他与同盟会并无关系？
这些刊物是由别人交给他代为存放？
平日和他来往的几个日本人是否与这一箱书有关？
这些疑问都无解答。
我当时童蒙无知，并不晓得《民报》是革命党的刊物。
我拿去给我们的廖老师（大伯母的异母弟）看，他说：“这是要不得的，快快拿去烧掉。
”我因爱这些刊物的内容奇异，印刷精美，偷着留存了一套（第一至第四期）背着人翻阅。
其中不少“非常异义”看了不懂，不敢去问老师，只好存疑俟解。
　　七叔（在本房中排行第五）继大伯父任崇庆州分号老板。
我在崇庆州的时候日常和他见面。
他自己有四个儿子，但看待我同他们完全一样，买了玩具或糖果也同样给我一份。
他虽然自幼参加怡丰号的业务，但对于传人中国不久的“西学”，尤其是“格致”发生了浓厚兴趣。
江南制造局和欧美驻华教士等所译著的格致书籍（特别是关于化学的刊物）他尽力收集，细心研读。
不久之后他竟能“无师自通”，作小规模比较简单的化学试验。
在崇庆州住宅中辟了一间较大的房屋作为他的试验室，罗列了许多化学药品和仪器。
他最大的成功是用科学方法酿造葡萄酒。
他曾把他的出品送到汉口请专家鉴定。
据说其品质不在烟台张裕公司出品之下，或者竞有过之。
朋友们劝他出资设厂，扩大酿造，与张裕竞争。
他也同意，着手进行。
辛亥革命爆发，四川省内也发生了“护路”的风潮，大局动荡，筹备的工作便停顿下来。
民国三年的秋天他突然病逝。
一切都成了泡影，真是可惜。
　　长房的二伯父是上一辈不经商而入仕的一位。
民国成立以后他退居上海度清淡的生活。
民国四年我到上海进学堂，每逢暑假年假都住在他家。
后来凡从江西，四川，或他省族中子弟到上海求学而家不在上海的都承他留在家里度假。
在民国六七年间同时留住的多到六人。
加上他自己的四个儿子（长子伯昭曾留学日本和美国，短期从政后退居上海，其余三人在上海就学）
整整是十个人。
那时他已经从虹口搬到民厚里。
楼下的寝室都成了“学生宿舍”。
开饭时一老十少满满地坐了一大圆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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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老人家管教子弟甚严，期望他们也甚殷。
他气象严肃，不苟言笑。
我们对他十分恭敬，但偶然间也大胆和他开玩笑。
例如有一天他的第三子仲乐（我们叫他六哥）因下午在外面朋友家里吃了点心，回家晚饭时食量大减
。
他老人家便说：“平常骂人不中用，说这是个饭桶。
假如一个人连饭都不能吃，那岂不是比饭桶还不如吗？
”我们肃然静听，心照不宣。
过后伯昭（我们叫他四哥，“五哥”不到十岁早死了）提议：“我们明天晚饭，一齐大显身手。
”果然，届时菜饭上桌，全体落座，他老人家举起筷子说，“吃罢”，这十名健将“手到口到”，不
到十分钟桌上的菜如风卷残云，一扫而空。
他忍住了笑，把厨子叫来说“菜不够吃，快添来吧。
”民国七年夏天，我考取了清华学校，他十分高兴。
听说我从上海到在崇庆州住宅中辟了一问较大的房屋作为他的试验室，罗列了许多化学药品和仪器。
他最大的成功是用科学方法酿造葡萄酒。
他曾把他的出品送到汉口请专家鉴定。
据说其品质不在烟台张裕公司出品之下，或者竟有过之。
朋友们劝他出资设厂，扩大酿造，与张裕竞争。
他也同意，着手进行。
辛亥革命爆发，四川省内也发生了“护路”的风潮，大局动荡，筹备的工作便停顿下来。
民国三年的秋天他突然病逝。
一切都成了泡影，真是可惜。
　　长房的二伯父是上一辈不经商而入仕的一位。
民国成立以后他退居上海度清淡的生活。
民国四年我到上海进学堂，每逢暑假年假都住在他家。
后来凡从江西，四川，或他省族中子弟到上海求学而家不在上海的都承他留在家里度假。
在民国六七年间同时留住的多到六人。
加上他自己的四个儿子（长子伯昭曾留学日本和美国，短期从政后退居上海，其余三人在上海就学）
整整是十个人。
那时他已经从虹口搬到民厚里。
楼下的寝室都成了“学生宿舍”。
开饭时一老十少满满地坐了一大圆桌。
他老人家管教子弟甚严，期望他们也甚殷。
他气象严肃，不苟言笑。
我们对他十分恭敬，但偶然间也大胆和他开玩笑。
例如有一天他的第三子仲乐（我们叫他六哥）因下午在外面朋友家里吃了点心，回家晚饭时食量大减
。
他老人家便说：“平常骂人不中用，说这是个饭桶。
假如一个人连饭都不能吃，那岂不是比饭桶还不如吗？
”我们肃然静听，心照不宣。
过后伯昭（我们叫他四哥，“五哥”不到十岁早死了）提议：“我们明天晚饭，一齐大显身手。
”果然，届时菜饭上桌，全体落座，他老人家举起筷子说，“吃罢”，这十名健将“手到口到”，不
到十分钟桌上的菜如风卷残云，一扫而空。
他忍住了笑，把厨子叫来说“菜不够吃，快添来吧。
”民国七年夏天，我考取了清华学校，他十分高兴。
听说我从上海到北京（后来改名北平）的路费还没着落（大伯父远在重庆），他立刻吩咐四哥去替我
买好火车票，并给我一些零用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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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九年夏天我在清华毕业，回到上海，准备赴美。
他明知学校发给每名毕业生五百银元的治装费，却另外给我百元，表示他对我的奖许。
我上船的那天，他又亲到码头来送我。
不幸他在我回国的前两年病故。
十五年秋初回到上海，我只能到他的墓前去“拜见”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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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传统家庭诚然有缺点，但我幸运得很，生长在一个比较健全的旧式家庭里面。
其中虽有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父母双亡的我却得着“择善而从”的机会。
因此我觉得“新文化”的攻击旧家庭有点过于偏激。
人类的社会组织本来没有一个是至善至美的，或者也没有一个是至丑极恶的。
“新家庭”不尽是天堂，旧家庭也不纯是地狱。
　　⋯⋯胡适先生谈治学方法，曾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名言。
我想在假设和求证之前还有一个“放眼看书”的阶段⋯⋯看书而不作假设，会犯“学而不思则罔”的
错误。
不多看书而大胆假设，更有“思而不学则殆”的危险⋯⋯“学者”、“思想家”的错误假设，非同小
可，可能会产生重大的后果。
　　⋯⋯“粗浅的实用主义”是中国教育停滞的一个主因⋯⋯我们的高等教育不但难于产生优秀的哲
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其他现代国家应有的人才，甚至也未必能产生卓越的科学家。
　　⋯⋯我以为缺乏为工作而工作的“敬业”精神，是中国“国力”不充实的一个主因。
如果国人能够忠实地为做官而做官，为当兵而当兵，为读书而读书，为游戏而游戏（可怜的中国人，
往往连游戏也有另外的目的）⋯⋯　　——萧公权《问学谏往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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